
控制、法定与自称: 唐宋之际归义军
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

李 军

内容提要: 传世史书中张议潮于大中五年两次派遣使团献地的范围以及唐政府据图

授地的记述，均是史臣根据张议潮所获法定辖区反推其入献区域的结果。以河陇政局的

演变为考量，懿宗通过在河陇增置藩镇的方式，完成了对归义军辖区的调整。随着唐政

府对归义军的态度由支持转为限制以及甘州回鹘等势力的崛起，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和

法定辖区呈现出逐渐萎缩的趋势，自称辖区则时有变动。以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为契

机，归义军宣称的辖区出现了大幅度的膨胀。在曹议金之后，由于归义军无力对外拓

展、中央政府亦无意经略河西西部地区，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中央授予及自称辖区最

终趋于一致。

关键词: 唐宋之际 归义军 辖区变迁 政治互动

归义军系晚唐五代宋初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自大中五年
( 851) 唐政府以沙州为中心创设归义军节度使，至 1036 年沙州被党项所占据，这个
先后以藩镇及外藩的形象见载于史籍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宋之际西北地区

的政治走向。在归义军史的研究范畴中，其辖区范围无疑是核心问题之一。以往学术
界已经从辖区变化及行政区划的角度，勾画出了归义军在唐宋之际所实际控制的地

域。① 但在实际控制层面之外，归义军的辖区还存在中央法定和境内自称等多重形
态。在归义军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对于归义军的辖区往往存在着夸大和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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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炳林: 《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 15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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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第 555—580 页; 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第 245—294 页。



控制、法定与自称: 唐宋之际归义军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

低、限制与反限制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张氏归义军时期为甚。基于以上考
虑，笔者希望在借助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重维度观察唐宋之际归义军的辖区变

迁，以期展现辖区盈缩与归义军政局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从沙州起事到张议潮归阙: 归义军初创期的辖区

会昌二年 ( 842) ，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王朝分裂为分别以乞离胡和
微松为首的两大政治势力。① 与此同时，吐蕃驻守在河陇地区的军事将领尚婢婢、论
恐热等人，由于分别拥立不同的赞普，从而陷入激烈的军事对抗。在此形势下，张议
潮于大中二年 ( 848) 在沙州起事，并于当年收复了邻近的瓜州。为了获得唐政府的
支持，张议潮在收复沙、瓜二州后，派遣以僧人悟真为首的使团前往长安。② 在天德
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沙州使者在大中五年初顺利抵达长安，张议潮因此获得了沙

州防御使的任命。③

对于张议潮附唐之初的情况，《 ( 宣宗) 实录》载:
( 大中) 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

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④

在唐代前期的河西政治格局中，沙州并未占据显著的位置。在凉州和甘州先后被吐蕃
占领后，永泰二年 ( 766) 五月，河西节度使被迫西迁沙州。与此相配合，沙州的行
政级别由刺史州升格为中都督府，从而成为河西的政治中心。⑤ 贞元二年 ( 786 ) 沙
州城陷之时，⑥ 守将阎朝与吐蕃达成了 “毋徙它境”的协议，使得随河西节度使西迁
至沙州的军民不至于离散。沙州陷蕃后，虽然“州人皆胡服臣虏”，但仍得以 “每岁
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⑦。沙州军民自认为是最有资格代表河西的唐朝遗黎。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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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离、陆庆夫: 《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1 期。
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 以下简称《张淮深碑》) 的注文载: “沙州既破吐蕃，
大中二年，遂差押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 ( 以) 献天子。”杨宝玉、吴丽娱认为高进达为张
议潮所派遣的沙州首般使团的首领，李军则认为高进达只是沙州使团的成员，悟真才是使团的首领。
( 杨宝玉: 《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兰州学刊》2010 年第 6 期; 杨宝玉、吴丽娱:
《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李军:
《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 年第 1 期)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044—8045 页;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08 页。
《通鉴考异》引宋敏求《实录》，《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条下注，第 8049页。
刘安志: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2 期。
对于沙州陷蕃时间，本文采用了陈国灿的研究成果。 ( 陈国灿: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1 期)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 6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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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451 《张淮深变文》所载，乾符年间僖宗派遣敕使前往沙州册封张淮深之际，“甘
凉瓜肃，雉堞彫残，居人与蕃丑齐肩”， “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①。
虽然变文对沙州颇有溢美之词，但沙州作为唐朝河西军民最后的集结地及最后陷蕃之

所，到了大中初年又成为河西反蕃起义的策源地，这一尾一首显然并非巧合。不过即
使沙州曾长期作为河西的军政中心，但张议潮在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仅以沙州
降附唐朝的可能性并不大。
作为沙州首个入朝使团的首领，悟真在长安与京城诸大德酬答之际，往往被称为

“瓜沙之俊”“瓜沙僧”或 “瓜沙州僧”②，可见唐政府在擢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之
前，已经掌握了张议潮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真实情况。P. 2748v 系天德军防御使李
丕上给宣宗的谢表，其中提及张议潮归附之事，即 “六人奉河西地图 上”③。从
李丕与沙州首度成功遣使之间的关系，以及 P. 2748 正反面文献均为与悟真相关的内
容看，“奉河西地图”进献的应正是悟真使团。④ 由此可见，张议潮遣使降附的区域
并非沙州，而是整个河西地区。《 ( 宣宗) 实录》中张议潮 “请以沙州降”的记载，
很可能是宋敏求根据唐朝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结果，反推其所进献区域的

结果。
张议潮在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以 “河西地图”进献，希望继承之前驻节于

沙州的河西节度使之政治遗产，力图把自己打造成 “河西遗黎”的代表。但总体来
看，唐政府对陷蕃地区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在沙州陷蕃 60 余年且与唐中央长期音
信不通的情况下，张议潮在大中五年突然派使团携河西地图归附，唐朝君臣对此心存

疑虑也是应有之义。此外，自悟真等人离开沙州至抵达长安，共耗时三年。其间沙州
反蕃势力的存亡情况，唐中央并不知晓。所以，在张议潮实际控制沙、瓜二州，并以
河西地图进献之际，唐政府并未给予其太多的支持，而只是授其沙州防御使，仅辖沙

州一州之境。
张议潮在收复沙、瓜二州之后，“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

两州”⑤。大中四年 ( 850) ，张议潮又率兵收复伊州。在完成河西五州的收复后，张
议潮派遣以兄长张议潭为首，由押衙吴安正、僧人慧菀等人组成的使团入朝。大中五
年十月，张议潭使团到达长安。对于张议潭使团所献之内容，新旧唐书 《宣宗纪》
《新唐书·吐蕃传》《( 宣宗) 实录》《资治通鉴》等皆载为十一州图籍。其中，《新
唐书》卷八《宣宗纪》、卷四〇《地理志四》更是将张议潮所献十一州的范围明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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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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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唐大中二年沙州使者入朝路线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1 期。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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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诸州，① 也就是之后唐政府所设定的
归义军节度使辖区。从地域区划看，上述十一州涵盖了河西的大部及陇右一部，无论
是对于旧陇右道，还是分道之后的河西、陇右两道，都并非整体，且非归义军实际控
制的区域，故张议潭以十一州图籍入献于理不合。② 参照之前张议潮遣使进献河西地
图的举动看，张议潭使团所献当为《唐会要》卷七一 《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
条所载的“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③。陇右道远非张议潮所能实际控制，其进献陇
右道图籍的行为，显然是对实际控制区的进一步自夸。两 《唐书》所载张议潮以十
一州图籍进献的记载，应系史臣根据唐政府赋予归义军十一州辖区之既定事实倒推其

进献范围的结果。
根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的记载，归义军节度使辖沙、甘、瓜、肃、

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治沙州。④ 在法定的十一州范围中，由归义军
实际控制的仅有沙、甘、瓜、肃、伊河西五州之地。此外，占据西州的回鹘势力曾与
张议潭使团联袂入京，此即杜牧 《樊川文集》卷二〇 《授西州回鹘骁卫大将军制》
中所载的“交臂来朝”⑤。河西五州及西州均由降附于唐王朝者实际控制，鄯、河、
兰、岷、廓五州则仍为吐蕃部族所占领，所以张议潮对陇右地区只能是虚衔遥领。可
能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唐政府在授予张议潮 “归义军节度使印”的同时，只
是授其“河西道观察使”印，⑥ 而并未赐予与归义军辖区相配的十一州观察使印。
咸通二年 ( 861 ) ，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区域变为沙、瓜、

甘、肃、伊、凉六州之地，基本上等同于唐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在张议潮收复凉州的
同时，唐政府利用秦州防御使高骈收复了河州和渭州。相对于宣宗大中朝，懿宗君臣
对待归义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唐政府不仅未将凉州纳入归义军的法定辖区，也
未承认归义军所自称的河西节度使，更是通过新设凉州节度使和秦州节度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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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第 249、1040 页。
李军: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日〕藤枝晃: 《沙州歸義軍節使始末 ( 一) 》，《東方學報》第 12 本第 3 分，1942 年。对于张议潭入朝
的时间，《唐会要》载为大中五年七月。 ( 《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1269 页) 而在日
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 32 号《驿程记》中，有某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德打毬设沙州专使”的记载。
据笔者考察，《驿程记》所载的“沙州专使”应为张议潭。 ( 李军: 《晚唐五代归义军与凉州节度关系
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 既然张议潭到达天德军的时间在八月下旬，则其入朝的
时间应为 《 ( 宣宗) 实录》等所载的大中五年十月。《唐会要》所载之“七”或为“十”之讹，因字
形相近而致误。
《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陇右”栏，第 1884 页。
［唐］ 杜牧: 《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304—305 页。
〔日〕森安孝夫: 《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2000 年，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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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河陇地区的析置。①

《旧唐书·地理志一》略云: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
地图归国，又析置节度。

秦州节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阶等州。

凉州节度使。治凉州，管西、洮、鄯、临、河等州。

瓜沙节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②

《新唐书·方镇表四》 “河西”栏咸通四年 ( 863 ) 载: “置凉州节度，领凉、洮、

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③ 同卷“陇右”栏咸通四年又载: “河、鄯、西三州
隶凉州节度。”④ 按照《旧唐书·地理志一》的记载，归义军一度被改称为瓜沙节度
使，辖沙、瓜等八州之地。该处的八州之数，显然是在归义军节度使原辖沙、甘、

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的基础上，减去调整至凉州节度使的
鄯、西、河三州后所得出的结论。十一州本为彼此连接的整体，但在凉州节度设置之
后，由于凉、鄯、临、河、洮五州的阻隔，不仅地处陇右的兰、廓、岷等州与河西之
间的地理联系被切断，甚至三州之地也被彼此分割开来。所以，在凉州节度设置后，

归义军仍领兰、廓、岷三州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唐政府以三节度分治河陇策略的实
施，归义军的辖区当被限制在张议潮所实际控制的沙、瓜、甘、肃、伊五州之地。⑤

虽然归义军的法定辖区在咸通四年至八年 ( 867) 之间被控制在五州的范围之内，但
张议潮作为归义军节度使领十一州的观念却长久地被沙州军民所继承，⑥ 成为表现其

权力和辖区源自中央授予的重要体现。

要而言之，大中二年起事之后，张议潮在占领沙、瓜二州的情况下，派出使团以
河西地图归附唐朝。而宣宗最初只是授张议潮以沙州防御使，控沙州一州之地。在张
议潭奉陇右道图籍入唐后，唐政府为归义军设置了地跨河陇的十一州辖区，远超其所

11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于唐政府在河陇析置三节度与懿宗朝藩镇政策的关系，李军在《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
府之关系》一文中有所论述。杨宝玉、吴丽娱则认为唐政府在河陇新置凉州节度及秦州节度，并非是
为了限制和削弱归义军，而凉州节度使很可能由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兼领。 ( 杨宝玉、吴丽娱: 《唐懿
宗析置三节度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
《旧唐书》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392—1393 页。
《新唐书》卷六七，第 1886 页。
《新唐书》卷六七，第 1886 页。
李军: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莫高窟第 94 窟张议潮供养人题记载其职衔为“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
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司徒”。
莫高窟第 148 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所载张议潮的使职为“河西陇右一十一州节度管内
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支度等使”。P. 3556《张法律尼清净戒邈真赞并序》则记载沙门清净戒为“前河西
一十一州节度使张太保之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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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的沙、瓜、甘、肃、伊五州之地。随着凉州及河、渭等州的陆续收复，唐政
府通过新置藩镇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河陇陷蕃失地的重新分配。在归义军的法定辖区
由十一州缩减为五州之地的背景下，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张议潮仍试图将自己打造

成为河陇十一州的合法控制者。

二 丢失与收复: 张淮深统治期的归义军辖区

在咸通初年唐政府分割归义军辖区以限制其势力发展的背景下，归义军的法定辖

区与实际控制区基本吻合。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虽无法改变辖区缩减的结
果，但也并未彻底就范。咸通七年 ( 866) 二月，其先后向唐中央汇报已不属于归义
军所管的西州及鄯州等地的政情，希望借此展现归义军对河陇地区的控制力。但张议
潮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唐政府以归义军、凉州及天雄军节度分治河陇的初衷。咸通八年
二月，受唐政府的征召，张议潮归阙长安，其侄张淮深以留后的身份代掌归义。① 在
了解到唐中央将张议潮长期留置于京师的意图之后，张淮深开始频繁遣使求节，以期

获得归义军节度使册封。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球所撰的 P. 3425 《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张淮深并未
沿用张议潮之前自称河西节度使的做法，而是以归义军节度使继任者的身份自居。②

张淮深此举应是为了通过承认中央的权威而获得唐政府的信任，以便于节度使旌节的

求取。P. 3451 《张淮深变文》有载: “□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持□河西
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③ 其中的“五州”，正可与归义军的法定辖区相对应。由
此可见，张淮深所希望继承的正是归义军实际控制且被中央所承认的五州辖区。

虽然张淮深放弃了张议潮之前自称的河西节度使，但并未获得懿宗政府的认可。

据 S. 10602 《张议潮奏蕃情表》的记载，在张议潮于长安向懿宗汇报河西的少数民族
情况时，仅称张淮深为沙州刺史。④ 张淮深在咸通十年 ( 869 ) 为悟真求授河西都僧
统时，也并未使用其在境内自称的 “归义军兵马留后”，而是自称 “河西道沙州诸军
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⑤。很显然，沙州刺史才是张淮深被唐政府所认可的官方
身份。张淮深既没有归义军节度使的法定身份，又缺乏其叔张议潮的声望，仅依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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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八年二月”条，第 8117 页。
荣新江: 《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 ( 修订稿) ，《敦煌学》第 19 辑，1992 年。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54 页。
文书录文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 163 页。
见 P. 3720《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7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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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刺史的朝命显然无法真正控制河西五州。所以，随着河西回鹘的兴起以及河西都防
御使的设置，归义军的辖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咸通末年至乾符初年，河西回鹘在甘、凉交界地带兴起，并先后从张淮深手中夺
得甘、肃、瓜、伊诸州。自乾符元年 ( 874) 至乾符五年 ( 878) ，张淮深先后利用吐
蕃、嗢末、吐谷浑等势力，击溃与归义军为敌之回鹘，陆续收复肃州和瓜州，并在名
义上收复甘州。乾符三年 ( 876) ，与归义军建立联盟关系的西州回鹘则从河西回鹘
手中夺得伊州。① 但在张淮深收复河西诸州之后，唐政府却并没有将甘州和肃州重新
划归给归义军，而通过将凉州节度使改置为河西都防御使的方式，将两州之地划入了

河西都防御使辖区。中和元年 ( 881) 至四年 ( 884 ) 之间，唐政府曾以翁郜出任甘
州刺史，显示了中央政府对甘州所具有的控制力。② 而河西回鹘经过一段时间的恢
复，在中和四年前后再度在甘州一带兴起。S. 2589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
都营田康汉君等状》所载的中和四年十月左右于 “甘州左右提道劫掠”的回鹘，以
及在 S. 389 《肃州防戍都状》中与龙家等族谈判的回鹘，应均属于此前与归义军长期
为敌的回鹘系统。在中和四年回鹘围攻甘州之际，肃州防戍都只是向归义军实际统治
者张淮深汇报相关情况，归义军方面并没有给甘州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吐蕃、吐
谷浑、龙家等族撤离甘州后，其地遂为回鹘所实际控制。虽然根据 P. 2741 所载的于
阗使臣发往于阗王庭的奏稿，可知迟至光启年间，张淮深曾联合仲云和另一支回鹘，

再度攻陷甘州，但很快就由此撤离。③ 由此可见，在唐政府强制分割的背景下，再加
上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归义军已经放弃了对甘州的控制意图。与此同时，归义军对
肃州的态度却与甘州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归义军设置之初，肃州属于其十一州辖区之一。乾符初年，随着河西都防御使
府的设置，肃州和甘州脱离了与归义军的隶属关系。对于更接近归义军实际控制区的
肃州，归义军的态度与对待甘州有明显的不同。P. T. 1190v 《乾符年间 ( 874—879 )

肃州牒》为肃州防戍都上给张淮深的牒文，文书钤有 “肃州之印”。牒文中提及肃州
因守城士兵不足，故肃州防戍都请求归义军派兵二百人予以援助。④ 通过文书的内
容，明确可知肃州在被划归河西都防御使府的情况下，仍附属于归义军。此外，根据
S. 389 《肃州防戍都状》的记载，虽然肃州防戍都的军将接受了崔大夫所任命的肃州
防御使，但在崔大夫执意要求肃州军将将 “本州印”交付凉州防御使之际，肃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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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淮深时期河西地区丢失及收复的具体情况，可参李军《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与晚唐河西历
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李军: 《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历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
黄盛璋: 《敦煌于阗文 P. 2741、ch. 00296、P. 2790 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白玉冬: 《P. T. 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使天大王书状〉考述》，刘进宝主编: 《丝路文明》第 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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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索仁安却私底下将“本州印”交给了氾建立。肃州防戍都不仅将崔大夫在肃州的
活动情况向张淮深做了详细的汇报，而且据 P. 2937P1 《光启三年酒司判凭四件》①

所载，氾建立到了光启三年仍然以肃州使的身份前往沙州。所以，肃州虽然在名义上
隶属于河西都防御使及之后的河西节度使，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仍听命于归义军，属于

归义军的势力范围。其后，在甘州龙家撤至肃州，形成所谓的 “肃州家”势力后，
肃州仍与归义军保持着依附关系。
昭宗即位之后，张淮深终于获得了唐中央所授予的节度使旌节。据日本京都有邻

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记载，文德元年 ( 888) 十月十五日，以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
方押衙康元诚为首的 20 人使团抵达沙州，对张淮深进行节度使册封。② 不过，唐政
府授予张淮深的并非归义军节度使，而是沙州节度使。与 “沙州节度使”所配套使
用的乃“沙州观察使印”③，可知沙州节度使的法定辖区已非之前的十一州或五州辖
区，而仅为沙州一州之地。由于伊州此时为西州回鹘所占据，甘、肃二州也已经被划
归河西都防御使，故上述三州被排除在沙州节度使辖区之外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瓜州被排除在沙州节度使辖区之外的做法，却显得颇不寻常。
由于地域上的密切关系，瓜州长期以来都是归义军最核心的州级政区之一。河西

回鹘在乾符三年之际从归义军手中夺得瓜州，但在次年十月，张淮深就亲率大军东

征，从而顺利收复瓜州。在再收瓜州之后，张淮深派遣了以阴信均为首的贺正使团前
往长安，展开了新一轮的求节活动。虽然此次请节活动并未成功，但唐政府不仅颁发
敕牒并为张淮深赏赐“寄信匹段”，还将其检校官由散骑常侍晋升为检校户部尚书。④

由于瓜州原属归义军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张淮深率军从回鹘手中收复，所以瓜州刺史

索勋的任命是由张淮深向中央政府求授的。⑤ 在张淮深牢固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
下，唐政府不仅未授予其归义军节度使，更是将沙州节度使的辖区限制在沙州一地。
唐政府对张淮深的压制，影响到了沙州政权的稳定。大顺元年 ( 890) 二月，归义军
内部爆发动乱，张淮深举家被杀。
简而言之，在张议潮入朝之初，归义军的辖区被限定在了河西五州。虽然代张议

潮掌管归义军的张淮深只具有沙州刺史的法定身份，但其在归义军内部往往坚持宣称

具有对河西五州的控制权。在咸通末、乾符初河西回鹘兴起后，河西诸州先后被回鹘
所占领，随后又被张淮深率军次第收复。在此背景下，唐政府通过将凉州节度使改置
为河西都防御使的方式，将甘、肃二州划入了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由此，也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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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66 页。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191 页。
〔日〕森安孝夫: 《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第 59 页。
李军: 《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再收瓜州史事钩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详细内容见 P. 4638《瓜州牒状》，《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2 册，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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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张淮深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的政治格局。昭宗即位之后，派遣使者
前往沙州，册封张淮深为沙州节度使，但其所实际控制的瓜州却被排除在法定辖区之

外。唐政府的举措恶化了沙州的政局，从而引发了归义军内部的政治动荡。

三 从西北边镇到独立王国: 唐末及金山国时期的沙州政权疆域

以张淮深被杀为发端，归义军变乱迭起，张淮鼎、索勋、张承奉在唐末相继掌管

归义军。后梁篡唐之后，张承奉依托归义军辖区建立起了西汉金山国，并以金山天子
自称，归义军也由地方藩镇演变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权。虽然归义军政权在唐末的实际
控制区变化不大，但唐政府所授予的法定辖区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并对金山国时期

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乾宁元年 ( 894) ，李氏家族在诛杀节度使索勋、扶立张承奉之后，为了歌颂自
身的功绩，以李明振的口吻在莫高窟第 148 窟树立了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碑。该碑碑末有三人的题名:

□□□□□□□□敕封宋国……□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张淮深
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
……沙州□□刺史兼□……西等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①

其中，被记做“妻弟”的“张淮□”为张淮鼎，第三人则为李氏政变成功之后所拥
立的张承奉。② 根据三者的题名，可知其所自称的辖区中均应包括沙、瓜、伊、西
四州。《旧唐书》卷二〇上 《昭宗纪》载，光化三年 ( 900 ) 八月己巳，“制前归义
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
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
处置押蕃落等使”③。张承奉在光化三年得到归义军节度使及瓜、沙、伊、西四州观
察使的册封，而在此前六年所立的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就已经记载归
义军节度使具有上述四州的管辖区，这显然并非巧合。由此可见，《唐宗子陇西李
氏再修功德记》中所记载的归义军辖区，应源自唐中央对张承奉之前某任节度使的
册封。

张淮深在获得节度使册封时仅得一州之地，故归义军四州辖区的获得与其并无关

联。大顺元年，张淮深被杀，张议潮之子张淮鼎获得了归义军的实际控制权。S. 32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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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宁: 《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 ( 一) 》，《敦煌研究》试刊第 1 期，1981 年。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199 页。
《旧唐书》，第 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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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郎伟》有载: “大夫家门鼎族，阀阅历代称贤。今旦万人极美，请下龙节威
权……但愿表章平善，早到天子案前，开封读之一遍，便赐龙节旌旃。若到秋初夏
末，天使便到西边。”① 这位向唐王朝遣使求节的大夫，应就是在张淮深被杀后，以
“节度兵马留后使”的身份掌管归义军的张淮鼎。为了获得唐政府的承认，张淮鼎一
方面自称“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求节。在自称留
后期间，张淮鼎沿用了唐政府此前赐予张淮深的 “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虽然在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张淮鼎被记做“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
书兼御史大夫”，但他只是在卒后才被追赠为检校户部尚书，其生前并未获得唐政府
的授节。② 所以，《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对于张淮深和张淮鼎曾统领沙、
瓜、伊、西等州的记载，显然属于李氏家族在事后的追记。
据《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所载，景福元年 ( 892) 九月底，瓜州刺

史索勋“特奉丝纶”，被唐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③ 对于索勋被授予的官衔，莫
高窟第 9 窟、第 98 窟、第 196 窟的供养人题记中均有记载。其中，莫高窟第 196 窟
甬道北壁第一身索勋供养人题记在述及索勋官衔的同时，保留了归义军的法定辖区: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

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巨鹿郡开国公食邑贰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
一心供养。④

第 196 窟的窟主为何法师，该窟建成的时间应在景福二年 ( 893) 至乾宁元年之间。⑤

归义军节度使索勋所统领的沙、瓜、伊、西四州，应该就是唐政府授予归义军的法定
辖区。唐政府很可能是看到了长期不为张淮深授节及对其极度压制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所以在册封索勋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同时，将归义军的辖区由之前的沙州一州之地

扩充为沙、瓜、伊、西四州。
乾宁元年，在李氏家族诛杀索勋后，张承奉被拥立为归义军节度使。根据 《唐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记载，李氏家族发动政变后，随即派出了以曹光为首的使
团前往长安，汇报诛杀索勋的具体情况。在 P. 3552 《儿郎伟》中，沙州军民祝愿使
团“人马保之平善，月初已到殿前。圣人非常欢喜，不及降节西边”; 与此同时，据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记载，唐政府确实也曾为此派遣由内常侍康克珣、
副使师齐珙、判官陈思回等人组成的使团前往沙州。虽然唐政府此次遣使并未给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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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编著: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2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09—
110 页。
李军: 《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敦煌学辑刊》2009 年第 2 期。
郑炳林: 《〈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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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4—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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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奉节度使册封，但还是授予其 “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的任命，其被
授予的法定辖区仍然是唐政府授予索勋的沙、瓜、伊、西四州。此外，碑文中记载唐
政府在册封张承奉之余，李弘愿出任了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李弘定出任瓜州刺史、
墨离军押蕃落等使，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对于李弘谏在甘州之政绩，碑文明确记载
为“洎分符于张掖，政恤惸孤; 布皇华于专城，悬鱼发咏”。上述记载似并非虚指。
唐政府在凉州等地政局动荡之际，曾调派王景翼、康通信等多位出身于归义军的人员
前往凉州任职。在甘州被回鹘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唐政府以掌控归义军实权的李氏家
族一员出任甘州刺史，以对甘州回鹘进行约束，或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① 不过，
虽然李弘谏得以出刺甘州，但甘州和肃州一样，均属于河西都防御使的法定辖区。所
以李氏家族在乾宁元年立碑之际，并未将甘州和肃州纳入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控制的范

围。光化元年之前，李弘谏已由甘州离任并返回沙州。在乾宁四年 ( 897) 二月至光
化元年 ( 898) 之间建成的莫高窟第 9 窟中，② 李弘谏供养人题记的职衔已变为 “朝
散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③。此外，
据 S. 1177 《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光化三年六月九日李明振妻张氏曾为 “亡男使
君、端公、衙推”等“三郎君”写经荐福，可见此前包括李弘谏在内的三位李氏成
员已经被张承奉清除。④

乾宁元年曾有唐中央的使臣来到沙州，且 P. 3101 《书仪·贺天使平善过路》有
“天使进发，已达五凉，道路无危，关河晏静”的记载，可知李氏执政时期归义军与
甘州回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⑤ 到了张承奉真正掌权之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
却急剧恶化。据 P. 4044 《归义军节度使帖》，为了与甘州回鹘 “结耗 ( 好) 和同”，
张承奉派遣甘州使头及兵马使曹某等人前往甘州出使。对于此次出使，张承奉极为重
视且谨慎，要求使团成员 “但取使头言教，不得乱话是非。沿路比此回还，仍须守
自本分”⑥。S. 3905 《唐天复元年 ( 901) 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樑文》则载:
“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⑦ 对于文中的 “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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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载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的问题，唐长孺认为系归义军此时又夺
回了甘州的控制权; 荣新江则认为李弘谏的头衔并非实任，而是遥领。 ( 唐长孺: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
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 1 辑，1962 年;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308 页)
李军: 《从供养人题记看敦煌莫高窟第 9 窟的建成时间》， 《西部考古》第 5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 年。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6 页。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209—210 页。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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狁”，学界多认为即甘州回鹘，① 也就是说在天复元年之前不久，甘州回鹘曾派兵侵
犯沙州。由此可证，随着张承奉对李氏家族势力的清除，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由
之前的正常交往演变为彼此敌对。

此外，虽然西州名义上隶属于归义军，但实际上西州回鹘为独立的政权，并不在

归义军的控制之下。自乾符三年开始，伊州也脱离了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在张淮深及
之后的张淮鼎、索勋等人统治时期，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故并
未对伊州采取收复的举措。到了张承奉统治时期，很可能是受到了唐中央授予伊、西
二州观察权的鼓励，归义军开始实施向西拓展领土的军事经略。② 天祐二年 ( 905 ) ，

张承奉派遣罗通达等人率军讨伐楼兰地区，收复了屯城、石城以及新城、萨毗、蒲桃
等城，并在石城设置石城镇。S. 4654 《罗通达邈真赞并序》记载罗通达在楼兰 “地
收两城”之后，又“回剑征西，伊吾弥扫”③; P. 3718 《张良真邈真赞并序》则记载
赞主在“权机决胜，获收楼兰三城”之后，曾 “敌毳幕于雪岭之南，牵星旗于伊吾
之北”④。P. 3718 《阎子悦写真赞并序》亦载: “决胜伊吾之前，凶徒胆裂。”⑤ 但正
如学者所说，归义军虽然在楼兰有所斩获，但并未收复伊州，该地仍属于西州回鹘的

势力范围。⑥

总的看来，索勋继任后，在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其被授予观察沙、

瓜、伊、西四州的权力。索勋被杀后，李氏家族在对自家功绩进行歌颂时，将因索勋
获得的瓜、伊、西三州辖区追加给了张淮深及张淮鼎。与此同时，李弘定出任瓜州刺
史、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从而形成了归义军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和
甘州的局面。在张承奉清除李氏家族的过程中，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其对
甘州的控制也就无从谈起。张承奉获得节度使册封后，归义军的法定辖区仍然保持在
沙、瓜、伊、西四州之地。可能是受到唐政府将伊、西二州划入归义军辖区政策的鼓
励，张承奉意图向西开拓疆土。虽然归义军通过战争控制了楼兰诸城，不过随着征讨
伊州战役的最终失利，归义军的辖区重新回归到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
的格局。

1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荣新江: 《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 50 辑，1992 年; 朱悦梅、杨富学: 《甘州回鹘史》，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60 页。
荣新江据莫高窟第 148 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末张淮深、张淮鼎、张承奉三人结衔中均
有“瓜沙伊西等州节度”的表述，认为似乎反映了张承奉企图得到伊、西二州的愿望。 ( 荣新江: 《归
义军史研究》，第 361 页)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第 230 页。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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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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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走进外藩时代: 五代宋初的归义军辖区

后梁乾化四年 ( 914 ) ，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成为归义军的实际统治者。由于与

中原政权的交往受到了甘州、凉州等地少数民族势力的阻隔，归义军实际上已经演变
为所谓的外藩。根据学者研究，归义军自曹议金之后，历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

曹延恭、曹延禄等，基本保持了二州六镇的辖区。其中，归义军东部辖区维持在新
城、新乡、雍归、会稽及玉门军一带; 西部则失去了金山国所恢复的石城镇，控制的
疆域不越玉门、阳关两关。① 如果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可知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
后，不仅彼此之间的地位发生升降，归义军所自称的控制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 P. 3633v 《龙泉神剑歌》的记载，金山国曾与甘州回鹘在肃州的金河东岸展
开激战。② 对于这场战斗，冯培红、白玉冬推测系金山国进攻甘州回鹘。③ 但正如荣
新江所言，据诗文中 “金风初动虏兵来”之 “来”字，可知是甘州回鹘西侵，金山
国列阵迎战。④ 此外，细读诗文的内容，可知所谓的 “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
□迟”，其实与“东取河兰广武城，西取天山瀚海军”相类似，均属于鼓舞人心的口
号，并非张承奉真正采取了针对甘州等地的军事经略。金河之战失利的直接后果，就
是甘州回鹘得以兵临沙州城下。既然金山国将抵御甘州回鹘的战线设置于金河东岸，

也就证明此时金河之西的肃州地区仍在金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⑤ 此外，P. 3556 《府
君庆德邈真赞并序》记载赞主曾 “运张良之计，东静金河; 立韩信之谋，北清玉
塞”⑥。该件文献没有确切的纪年，但有赞主在此后参与曹议金征伐甘州回鹘之役的
记载。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庆德 “东静金河”是否就是指金山国在金河东岸抵御甘
州回鹘的战斗，但作者把金河视为金山国或归义军的重要防线，这也就证明金河之西

的肃州归属于沙州所管。

为了打通归义军与中原政权之间的道路交通，曹议金于后唐同光二年 ( 924)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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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山国及曹氏归义军时期肃州的归属，另可参杨宝玉《金山国时期肃州地区的归属———以法藏敦
煌文书 P. 3633 为中心的考察》，《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 1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 白玉冬:
《P. T. 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使天大王书状〉考述》，《丝路文明》第 1 辑。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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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同光三年初发动了针对甘州回鹘的战争。① 但就在归义军于甘州击败回鹘的次
年，甘州回鹘发动了针对肃州的侵扰，即 P. 4011 《儿郎伟》所载的“不经一岁未尽，
他急逆乱无边。准拟再觅寸境，便共龙家相煎”②。在曹议金派遣大军先后在玉门和
肃州击溃侵扰的甘州回鹘后，③ 作者祝愿“善神”能护佑归义军的疆域。P. 3718 《薛
善通邈真赞》则将曹议金在肃州击败回鹘，视为再次收复肃州。综合种种迹象，可
见在同光之际的归义军军民心目中，肃州显然仍属于归义军的辖区范围。
《浙藏敦煌文献》第 114 号藏文文书 ( 浙江省博物馆编号 089 ) 提及肃州领主及
其属民曾背叛归义军令公曹议金，尔后被镇压，故再度向曹议金宣誓效忠。④ 根据荣
新江对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考订，该件文书应作于曹议金称令公的 928—931 年之间。
也就是说，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重新获得对肃州的控制权之后不久，肃州曾短暂

脱离归义军的控制。P. T. 1189 《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作于曹议金
称大王 ( 931—935) 的早期，为肃州当地部落首领写给曹议金的书状文书。文书记
载右翼部落首领与达怛、仲云、甘州回鹘在肃州大云寺盟誓，约定 “今后不可在西
面的 ( 上方的?) 沙州方面出马扬鸣。若有密行暗渡或急备鞍马在沙州方面掠夺者，
子为诛父，弟行戮兄”⑤。此外，该件书状还记载肃州领主司徒自称 “卑职”，并明确
指出“已遭破损的这个边境 ( 即肃州) ”为 “主人大王之城”。如此，可证曹议金统
治时期，肃州曾遭受甘州回鹘的侵扰，也曾有主动背离归义军的举动。但经过归义军
数次出兵讨伐，肃州又重新成为归义军的属地。
随着甘州回鹘和归义军势力的升降，肃州最终由归义军倒向甘州回鹘一方。由

此，归义军的东部防线也逐渐内缩，雍归、悬泉、会稽等军镇成为归义军抵御来自甘
州及肃州方向侵扰的重镇。作于 962 年的 P. 2155v 《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
鹘可汗状》提及甘州回鹘的部众曾前往雍归镇及悬泉镇劫掠，而肃州的部落肃州家
也曾经作为向导，引领达怛侵扰瓜州和会稽镇。⑥ 对此，曹元忠只能请求甘州回鹘可
汗“细与寻问，勾当发遣”，这也证明归义军对于瓜州之东的地区失去了控制能力。
P. 3272v 《丁卯年 ( 967 ) 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则记载甘州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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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325 页。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42 页; 录文参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321 页。
冯培红: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 329—331 页。
白玉冬: 《P. T. 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使天大王书状〉考述》，《丝路文明》第 1 辑。另可参
〔日〕武内紹人《歸義军期から西夏時代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とチベット語使用》，《東方学》第 104 辑，
2002 年。
对于文书的创作时代及内容，参白玉冬《P. T. 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考述》，
《丝路文明》第 1 辑。
唐耕耦、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4 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年，第 401—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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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落内随处除剪”①。甘州回
鹘的宰相到肃州主持盟誓仪式，并为当地的部落设立行事规范，可证此时肃州已经成

为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总的看来，曹氏归义军在西部疆域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在东部地区，曹议金则
先后发动过针对甘州回鹘和肃州的战争。曹议金首度出兵目标为甘州回鹘的牙帐所
在，成功迫使其降附于归义军; 次度出兵，则在肃州城下再败回鹘，从而维持了归义

军在肃州的统治权。曹议金卒后，归义军的势力有所衰减。与此相适应，肃州最终脱
离归义军的控制，从而形成了曹氏归义军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局面。

以往学者多认为曹议金在贞明四年 ( 918 ) 获得了后梁的节度使册封，② 但据杨
宝玉和吴丽娱新近的研究，曹议金虽然在后梁时期多次派出朝贡使团，但均未能成功

朝梁。直到同光二年五月，在朔方节度使韩洙的协助下，曹议金才获得后唐庄宗的正
式承认。③《册府元龟》卷一七〇 《帝王部》 “来远门”记载了曹议金于同光二年所
获职衔的全称，即“简较 ( 检校) 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 ［州］

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④。根据后唐授予曹议金的使职，可知庄宗为归义军
设定的辖区正是沙、瓜二州。后周显德二年 ( 955) 五月，曹议金之子元忠被册封为
归义军节度使。在曹元忠被册封为节度使并被赐印的同时，掌管瓜州的曹延恭则被任
命为瓜州团练使，同时也得到了赐印。对于此时瓜州与归义军的关系， 《太平寰宇
记》卷一五三《陇右道四》“沙州”条载为: “瓜州团练使仍旧隶沙州，以归义军节
度观察留后曹元忠为节度使，以知瓜州军事曹元恭为瓜州团练使，仍各铸印以赐之，

皆旌其来王之意也。”⑤ 虽然后周政府册封曹元 ( 延) 恭为瓜州团练使，但仍然承认
瓜州为归义军节度使所管的既成事实。对于后周赐予曹元忠的节度使新铸印，学者指
出即“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 而与该节度使印相配套的观察使印，则为 “瓜沙等州
观察使新印”⑥。由此可证，后周政权所承认的归义军辖区仍为沙、瓜二州之地。

北宋建立后，控制沙州和瓜州的曹元忠、曹延敬父子积极遣使中原。建隆二年
( 961) 十一月，归义军使团抵达东京。⑦ 建隆三年 ( 962 ) 正月，宋太祖命曹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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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36 页。
李正宇: 《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1 辑，1991 年。
杨宝玉、吴丽娱: 《P. 2945 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057 页。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955 页。
〔日〕森安孝夫: 《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第 1—122 页; 冯培红: 《归义军节度观察使
官印问题申论》，刘进宝、高田時雄主编: 《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97—329 页。
［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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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检校太傅，兼中书令、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
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勾 ( 内) 营田押藩 ( 蕃) 落等使”①。太平兴国五年 ( 980 ) 闰三
月辛未，曹元忠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 四月丁丑，曹延禄得到了节度使册封。② 由此
可见，虽然出现了周、宋的朝代替嬗以及北宋政治格局自身的演变，但归义军节度使
的法定辖区却并未发生变化。
相对于曹氏归义军时期较为稳定的实际控制区和法定辖区，其所宣称的辖区却有

较大的变化。在曹议金控制归义军政权之后，其最开始自称的称号为河西节度使，并
未提及归义军所控制的疆域范围。但在莫高窟第 98 窟供养人题记中，曹议金的称号
突变为“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观察□ ( 处) ……”③。从该称号
来看，归义军所自称控制的疆域有了巨大的变化。④ 莫高窟第 98 窟最后绘成的供养
人像完工于同光三年六月前后，也就是曹议金征讨甘州回鹘之役后不久。虽然曹议金
宣称统领河西、陇右以及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成为名义上统领河陇及西域
各地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在其当政期间，归义军并未有任何针对西州回鹘或出击西域

的军事举措，其注意力集中在东部的肃州及甘州地区。曹议金之所以宣称控制伊、
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或许与其此前击败甘州回鹘有关。据笔者研究，甘州回鹘
应源自安西回鹘。安西回鹘发生动乱之后，庞特勤的后裔流散到河西东部的甘、凉一
带，最终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栖息地，但其一直在使用表示掌管
西域伊、西等州在内的原安西回鹘可汗印章。⑤ 所以，曹议金所自称的辖区中的河
西、陇右，应源于张议潮时期归义军所获得的河西、陇右辖区; 伊、西、庭、楼兰、
金满等州，则因为甘州回鹘仍然自称享有对西域地区的管辖权。在归义军击败甘州回
鹘后，归义军也就在名义上获得了对西域诸州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敦煌邈真赞中有多篇将曹议金记为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的记载。

P. 4638 《曹良才邈真赞并序》载: “公讳厶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
大王之长兄矣。”⑥ 曹良才，即曹仁裕，卒于后唐清泰二年 ( 935 ) 正月。⑦ P. 4638
《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载: “夫人者，即前河西陇右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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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曹议金称号的变化，冯培红认为表明了曹氏有拓展疆域、控有河陇及西域的愿望。 ( 冯培红: 《关
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郑炳林、花平宁主编: 《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3—236 页)
李军: 《甘州回鹘建国前史钩沉———以甘州回鹘的渊源为中心》，《中国中古史集刊》第 3 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7 年。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 288 页。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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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宋氏卒于曹元德称司空的 935—936 年间。① P. 3882 《□元清邈真赞》则载:
“府君讳元清，字大静，即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承天托西大王曹公之亲外甥
也。”② 在曹议金之前，虽然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等人曾有河西节度使或
归义军节度使的自称，但在职衔中明确记载统领十一州的唯有张议潮。③ 曹议金掌握
归义军以后，有意凸显其与张议潮的联系。在其所开凿的莫高窟第 98 窟中，即有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张议潮的题记。④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曹议金为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的几篇邈真赞，其赞主均为曹议金

的亲属。通过“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这一此前特指张议潮的称号，不仅可以建立
起曹议金与归义军创建者张议潮的联系，死者更是通过曹议金这一中介，取得与张议

潮的间接联系。此外，通过利用唐王朝所授予的十一州辖区，归义军与册封曹议金为
节度使的后唐政权之联系也得以建立。
随着归义军势力的衰弱，曹议金卒后所继任的归义军节度使，所自称控制的区域

均为沙、瓜二州。在莫高窟第 55 窟中，对曹议金仍然保留了 “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
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托西大王”的称号，但继曹议金出任节度使的
曹元德被记做“敕归义□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检校太□ ( 尉) □□御
史大夫”; 曹元深为“敕受忠顺安远功臣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 曹元忠为 “窟
主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⑤。莫高窟第 454 窟窟主为曹延恭，甬道南壁共
有四身归义军节度使的画像，分别为曹议金、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其中，曹议
金的供养人题记为“皇祖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侍中兼中书令
□□□ ( 托) 西□ ( 大) □ ( 王) 讳议金”; 曹延恭的职衔则为 “敕归义军节度瓜
沙等州观察处置□ ( 管 ) □ ( 内 ) 营□ ( 田 ) □ ( 押 ) □ ( 蕃 ) □ ( 落 ) 等
□□□中书令谯郡开国公”⑥。与第 55 窟的情况相似，第 454 窟中曹议金题记中的所
谓“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显然属于一种沿用，曹元德和曹延恭供养人题
记中的瓜、沙二州，才是曹议金之后归义军一以贯之所宣称控制的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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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检校司徒、南阳郡 ［开］ 国公、食邑二千 ［户］、食实封五百户”。(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第 400 页) 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该墓志撰写的时间较晚，张议潮官衔中所领的“庭、楼兰、金
满等州”系墓志撰者将曹议金之自称赋予了张议潮，并非张议潮在世时之自称。 ( 冯培红: 《关于归义
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 在敦煌文献及供养人题记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张淮深在生前曾自称统领河
西陇右十一州的记载。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32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17—18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171 页。



控制、法定与自称: 唐宋之际归义军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

简而言之，曹议金统治时期，一方面通过遣使后唐，获得了节度使册封; 另一方

面，通过征伐甘州回鹘，重新获得肃州的控制权并迫使甘州回鹘屈服。因为取得了甘
州之役的胜利，曹议金所宣称的疆域远远大于归义军实际控制区。在曹议金之后，肃
州最终倒向了甘州回鹘一方，归义军实际控制区和自称辖区最终定型为沙、瓜二州。
受到凉州六部蕃部及甘州回鹘的阻隔，对于五代及北宋政权而言，归义军的内附只能

起到显示政治繁荣局面的作用。正是因为夸耀或者限制归义军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
以自后唐开始，中央政权均是以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作为其辖区设定的依据。

五 结论

大中五年张议潮先后以河西道及陇右道图籍入献，唐政府则先后授其沙州防御使

及归义军节度使之职。随着宣、懿的替代以及河陇政局的演变，懿宗君臣通过在河陇
增置藩镇的方式，完成了对归义军辖区的调整。受到回鹘崛起于河西的影响，归义军
的控制区在僖宗乾符年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虽然张淮深最终获得了节度使册封，但
归义军的辖区却被限制在沙州一州之地。在索勋当政期间，归义军的法定辖区由沙州
扩充为沙、瓜、伊、西四州之境，并为张承奉所继承。张承奉有意恢复归义军的疆
域，不过在东、西两方回鹘势力的限制下，归义军辖区重新回归到实际控制沙、瓜二
州，间接控制肃州的格局。五代时期，归义军辖区中最大的变数是摇摆于归义军与甘
州回鹘之间的肃州。与较为稳定的实际控制区相比，归义军自称的辖区在曹议金时期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曹议金所自称的河陇及西域辖区，一部分源自张议潮，另一部分
源自曹氏针对甘州回鹘的征伐。由于五代及北宋无意对河西西部地区进行经略，所以
自后唐开始，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成为法定辖区的现实依据，其自称的辖区也终于与

两者趋于一致。总的看来，相对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姓氏以及官称变化等标准，辖区变
迁为归义军史的时代划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李军，1979 年生，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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